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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凯文·弗雷德里克博士关于瓦尔多派历史的讲课。这是第二节，目的综合，阿诺德派。

这篇讲道题为目的综合，将彼得·瓦尔多的追随者的瓦尔多派运动与另一个名叫布雷西亚的阿诺德的追随者的派别联系起来。

为了说明这件事的背景，我想读一下使徒行传第 15 章。当时，有几个人从犹地亚下来，教导弟兄们，除非他们按照摩西的规矩受割礼，否则他们就不能得救。保罗和巴拿巴与他们发生了不小的争执和辩论，之后保罗、巴拿巴和其他一些人被派去耶路撒冷与使徒和领袖们讨论这个问题。

于是，他们被教会送往那里。他们经过腓尼基和撒玛利亚，报告外邦人归信的消息，使信徒们大为高兴。他们到了耶路撒冷，受到教会、使徒和长老们的欢迎。

他们述说了神为他们所行的一切事。但有几个法利赛教派的信徒站起来，说必须给他们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使徒和长老们聚集在一起讨论此事。

辩论已经多时，彼得就站起来，说：“弟兄们，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可以听福音，而信主。神晓谕人心，赐圣灵给他们，像赐给我们一样，又藉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我们和他们。

现在你们为什么试探神，把我们祖先和我们所不能负的轭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的恩，必得救，与他们一样。全会众都默然不语，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神藉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一切神迹奇事。

他们说完话后，雅各回答说：“弟兄们，请听我说。”西缅曾说，神起初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拣选出归他名下的人。这与先知所写的相符。

此后，我要回来，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重建它，使万民，就是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能看见耶和华。这是耶和华自古以来所指示的，他如此说。

所以，我决定，不要难为那些归向上帝的外邦人，而应该写信给他们，让他们只禁戒偶像的污秽、淫乱、勒死的牲畜和血。因为历代以来，在各城都有人宣扬摩西，因为每逢安息日，会堂里都会大声诵读摩西的书。

这是主的话。感谢上帝。在开始这篇布道之前，我想先引用一段背景引言。

封建制度最残暴的一面在十二世纪末开始瓦解，由于其腐败、教会和普通民众联合起来反对封建制度、修道制度的发展以及日益频繁的十字军东征（这些十字军东征扼杀了欧洲贵族之花）、人民和城市生活的集中化、商业的发展、共和城市的民主精神、普通民众及其代表反对封建和教会当局的斗争、从罗马帝国时代开始衰败的道路在各个国家之间开通，最重要的是，采用当地语言（即人民的语言）来取代只有学者使用的拉丁语，这些是当时的社会特征。这是恩里科·桑托利尔 (Enrico Santorial)所著的瓦尔多派简史中的一段引文。我们相信，我们将因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而得救，《使徒行传》15.11。基督教团体内部关于神学观点和解释的分歧的争论在整个基督教社会的历史上一直存在。

在《使徒行传》中，我们发现第一次重大分歧是围绕割礼仪式的作用而产生的。大多数犹太基督徒认为，男性割礼的身体标志是犹太男性信徒的一项基本契约行为和标志，也是任何外邦皈依者或任何成为这种犹太信仰混合体（后来被称为基督教）追随者的必要行为。早期教会的两位领袖保罗和巴拿巴在对外邦人的传教中，对信仰的本质提出了另一种解释，质疑割礼的作用。

犹太人用“外邦人”这个词来形容任何不是生来就是犹太人或没有受过割礼的人。保罗通过关注基督的恩典而不是犹太人的圣约割礼习俗，提炼了对耶稣基督信仰的神学精髓。经过一段时间的激烈辩论，在场的人听取了彼此的论证，然后诉诸希伯来圣经中的预言之声来辨别上帝的旨意，早期的基督教社区达成共识，身体的割礼对基督教门徒来说并不是必不可少的。

相信基督是主和因基督而得的恩典是成为门徒的两个基本要素。保罗和巴拿巴以及一小群追随者在这次事件之后恢复了他们向外邦人传教的使命，潜在的神学分歧得到了解决，他们知道他们和彼得领导的犹太基督教皈依者在信仰上是统一的。1170 年代末，瓦尔多的追随者开始称自己为精神贫穷者或莱昂穷人。

根据他们对《山上宝训》的解读，特别是马太福音 5.3，他们通常被称为莱昂穷人。莱昂主教禁止瓦尔多公开布道，因此瓦尔多于 1179 年向教皇亚历山大三世上诉，请求允许他们在公共场合布道。教皇被瓦尔多的谦逊和虔诚所感动，但决定让主教和他们的地理管辖权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在任何特定社区内布道的权利。

但莱昂主教禁止瓦尔多及其追随者布道，在 12 世纪末的教堂里，布道是主教的专属职责。在那个历史时期，当地牧师的职责集中在执行当地教区的七项圣礼，并围绕执行这些圣礼进行礼拜，而无需宣讲和阐述上帝的话语。在那个年代，平信徒很少听到布道，即使在那时，布道也只是用拉丁语宣讲。

宣讲传道是中世纪天主教会主教职位的一项严格保密的职责。这一限制并没有阻止瓦尔多和他的追随者传道，到 1184 年，莱昂的穷人因用方言宣讲上帝的话语而被教皇卢修斯三世逐出教会。这让瓦尔多和他的追随者可以自由地传播福音，就像耶稣的做法一样，耶稣派出门徒成对传播好消息。

到 1180 年代末，瓦尔多和他的旅伴在米兰南部的伦巴第地区发现了一个基督教教派。他们自称伦巴第穷人，但也被称为阿诺德派。伦巴第穷人比瓦尔多派的成立早 40 年，由一个名叫布雷西亚的阿诺德的人领导。谈到阿诺德，恩里科·萨托里奥写道，在伦巴第出现了一个人，他以先知般的热情宣扬回归使徒的纯洁和贫穷的生活。

这个人就是布雷西亚的阿诺德，他是彼得·阿伯拉尔的学生，作为他的老师，他不满足于以某种方式讨论神学信仰，而是将老师合乎逻辑的宗教结论付诸实践。他是一个行动派的人，他用心和头脑感受真理，他实践并希望别人实践一种由基督的纯洁、净化的民主精神主导的生活。”由于 12 世纪欧洲的罗马天主教主教生活相对奢华，主教们越来越多地忙于积累财富和建造城堡。结果，社会各界对教会提出了批评。

阿诺德曾在罗马教会当过修士，师从彼得·阿伯拉尔。他呼吁罗马教廷放弃财富，将教会的土地归还给城邦，从而使教会及其领袖摆脱财富的腐化力量。阿诺德敦促教会领袖回归更纯粹的门徒身份。在这种背景下，布雷西亚的阿诺德的激昂言辞吸引了大量愿意追随他的人，他试图在政治上进行民主改革，在宗教上进行道德改革。

这导致阿诺德宣称他持有激进的观点，认为拥有财产的神职人员无权执行圣礼仪式。这种对神职人员的批评最终在瓦尔多派圈子中演变为多纳图派的神学立场，该派认为，由过着不道德生活的教会圣职人员主持的圣礼实际上是无效的，对任何参加不道德的天主教神职人员主持的圣礼的人来说，没有任何精神价值。阿诺德的观点在伦巴第地区的社区中非常受欢迎。

由于担心自己会对当地人民产生影响，阿诺德被教会视为异端，并于 1155 年被烧死。然而，他的思想力量仍然存在，他留下了一大批组织良好的追随者，直到 1180 年代，当瓦尔多和他的旅伴偶然发现他们时，他们仍然在蓬勃发展。阿诺德派的主要信仰是希望在基本贫困的状态下过上纯粹的福音生活。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组织了自己和他们的小社区，每个社区由两到三个家庭组成，每个社区由一位长老领导。长老和他们的社区由一位主管监督，也称为主教，他居住在米兰，管理该地区的小社区团体。在米兰，伦巴第有一所神学院，每个社区团体的领导人都在那里接受阅读和解释圣经的培训。

他们的宗教指导仅限于《新约》，所有人都用当地语言阅读，而且经常背诵。对福音书的内容和意义进行宗教教育是这些社区团体的一项关键职能。里昂的穷人和伦巴第的穷人都找到了志趣相投的人，他们都过着以贫穷和福音书为中心的生活。

在这两个团体成立初期，他们呼吁天主教牧师和主教们更加忠实地信奉耶稣基督，自觉地接受贫困的生活。然而，里昂穷人和伦巴第穷人之间出现了一些分歧，尤其是瓦尔多的信念，即里昂穷人的所有追随者都应该成为福音的巡回传教士。瓦尔多的追随者在贫困中接受施舍来支持他们的传教，接受了耶稣命令门徒不要带任何东西的字面解释。

瓦尔多认为，传教的号召必须是他的追随者的唯一活动，他不允许追随者从事其他职业。因此，里昂的穷人依靠听众的慷慨来满足他们日常的食物、衣服和住所需求，除了传教之外没有其他职业。相比之下，伦巴第的穷人从事贸易或职业，并慷慨地与他们所属的社区分享他们的收入，因此对个人财产的反对不那么激烈。

阿诺德派强调在社区中践行基督所宣扬的总体道德和门徒原则的重要性。他们没有将自己的使命解读为巡回传教士。相反，他们由一系列地理上更固定的社区组成，这些社区被组织成由小家庭组成的群组，这些家庭联合起来为群组中的每个家庭成员提供宗教和经文教育。

出于对教育的重视，伦巴第穷人开办了学校。伦巴第的穷人和里昂的穷人一样，强调信徒在日常生活中要遵循圣经的道德准则。阿诺德派信徒要自给自足，运用基督教原则和每个社区成员的劳动来支持他们的社区团体。

简而言之，阿诺德派注重《使徒行传》第 4 章和第 5 章中的座右铭和集体生活伦理，而瓦尔多的追随者则以马太福音第 28 章中耶稣的号召为中心，号召人们去使万民作门徒。劳动是否是一种精神修养是两派分歧的主要焦点，里昂的穷人拒绝劳动在基督追随者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体力劳动问题似乎具有象征意义。

它代表了瓦尔多的纯正遗产与伦巴第人不断创新以适应不同环境和影响之间的众多矛盾之一。瓦尔多的追随者与阿诺德的追随者之间的合并需要仔细研究和协商。两派之间出现了九个重要的神学分歧，每个派的六名代表聚在一起解决分歧并达成妥协。

1218 年，十二名代表在米兰附近的贝加莫镇举行了数日会议，以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九个分歧中有七个反映在以下问题中，并在后来被称为贝加莫会议的一份名为《遗言》的文件中得到了相应解决。第一，应该从这个运动中选出一位领导人吗？皮埃蒙特人试图从内部选出一位领导人，任命他为主教。

另一方面，瓦尔德斯和他的追随者们坚持认为，只有基督才是这场运动的领袖。第二，从新皈依者中选出的领袖是否应该被任命？出现了一种教育流程和标准，为所有准备成为两派运动领袖或传教士的人提供培训。第三，伦巴第地区一个没有任命巡回传教士的皮埃蒙特劳动教会能否被接受加入这场宣扬福音的运动？瓦尔德斯本人拒绝妥协，强调他坚持传福音的主要作用，但在他于 1206 年或 1207 年左右去世后，这一立场发生了适度变化。

顺便说一句，在三代人的时间里，运动中可交易的行业的作用已证明是每一位巡回牧师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巡回传教士的职业或行业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陪衬，使他们在秘密的掩护下合法化，在天主教会迫害每一位已知的瓦尔多派领袖的数百年间，他们从一个社区到另一个社区旅行。洗礼对个人的救赎是否有效且必不可少？两派达成共识，即没有接受圣礼的人都无法得救。

第五，婚姻是否可以解除？如果夫妻不忠或双方同意离婚，夫妻可以离婚。这与罗马天主教会的婚姻立场大相径庭，反映了瓦尔多派对婚姻不是圣礼的认识。第六，每个信仰社区是否应该对参与不道德行为的成员进行惩戒？双方达成协议，在每个信仰社区设立一个法庭，该法庭有权根据具体情况处理和审判社区成员。

第七，《圣经》在信仰团体生活中扮演什么角色？贫穷的伦巴第人认为，教会有必要拒绝任何不以圣经为基础的习俗或信仰。这两派人一致认为，《圣经》是不可动摇的参考来源，是信仰和道德问题的权威。里昂的穷人（被称为“山外教派”）和伦巴第的穷人（被称为“皮埃蒙特人”）之间仍存在两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第一个争议是关于瓦尔多和他的旅伴维维特的命运，争论的焦点是以下问题。瓦尔多和维维特死后，他们的救赎是否取决于他们在最后一刻忏悔自己的罪孽？皮埃蒙特人坚持最后一刻忏悔罪孽的必要性。教皇极端主义者认为，一个人只要承认基督是主和救世主，就可以获得救赎。

第二个争议是关于七项圣礼的执行。瓦尔多和教皇至上派认为，即使执行圣礼的牧师道德败坏，圣礼仍然有效，而皮埃蒙特人则认为，不道德或不正义的牧师执行的圣礼会因牧师的污秽品格而无效。顺便说一句，瓦尔多派内部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分歧一直未得到解决，直到瓦尔多派于 1532 年加入改革运动。

在 1218 年的贝加莫会议上，这两个团体在除最后两个问题之外的所有问题上都达成了妥协。由于这两点未被解释为信仰的基本原则，莱昂穷人和伦巴第穷人合并在一起，创造了一种融合两种信仰表达力量的综合体，同时又不损害任何一方的完整性。瓦尔多的追随者将传教热情作为对基督信仰的核心重点，而伦巴第穷人则为这两个团体的融合带来了必要的组织和结构，使瓦尔多派见证成为罗马天主教会的替代品。

1218 年贝加莫会议之后，莱昂穷人和伦巴第穷人合并，更广泛地被称为基督穷人。现在，公众可以在两种不同的基督教信仰表达方式之间做出选择。基督穷人通过基督教领袖对人们的爱和关怀，展现出信仰的见证，而这些领袖本身也始终专注于谦卑和服务精神。

他们是基督教信徒，以牧养和教育信徒为主要使命。相比之下，罗马天主教会及其神职人员树立了信仰见证的典范，其主要目标是支持制度化教会并管理其七项圣礼。制度化的罗马教会拥有权力和高度发达的说服力。

结果，罗马天主教会开始通过操纵、胁迫和谴责来摧毁瓦尔多派社区，影响神职人员和普通信徒，使他们相信只有一个真正的教会，而瓦尔多派是异端邪说。宗教裁判所、宗教十字军东征和多米尼加人的布道使天主教会成为神圣正义的仲裁者。由于对被打上瓦尔多派异端烙印的个人施加严厉的惩罚，包括没收财产、酷刑和处死，瓦尔多派运动变得越来越内向。

到 14 世纪初，瓦尔多派异议者已成为一个秘密组织，秘密活动是其成员和追随者生存的唯一手段。实际上，在 13 世纪初，瓦尔多派鼓励发展一种教会，让平信徒在履行教会制度的职责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而罗马天主教神职人员则抵制他们的努力，专注于维护自己的等级制度和他们在开始经历根本性变革的社会中的特权地位。直到 300 年后，这些由基督穷人发起的变革才对基督教和我们所知的新教改革产生全面影响。

这是凯文·弗雷德里克博士关于瓦尔多派历史的教学。这是第二节，目的综合，阿诺德派。

